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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浙江山水文化与山水文学综论

石涛（1642—1718?）《苦瓜和尚画语录·山川章第八》有言：“山川使予
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
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①山水文学创作就需要这样一
种精神。中国山水文学的孕育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也深含社会
和文化传承因素。左思（250? —305?）《〈三都赋〉序》的一段话正可以用来
论述山水文学的创作缘由与美学价值：“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
者，颂其所见也。”人类与自然，朝夕相对，休戚与共。“山川风土者，诗人性
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风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
则健。”（孔尚任《〈古铁斋诗〉序》）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大自
然洋溢着生机，也给人以无限的诗情画意，从而触引出士人风发泉涌的灵感
兴会，歆慕天地之大美，企慕隐逸，向往高蹈人生，游心于山水自然之间。王
维（701—761）《请施庄为寺表》的“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应该是人们山水审
美，寄情于自然山水、适性而已的基本取向。人们欣赏山水相得之美，啸傲
泉石，寄情山林。宗白华在《美从何处寻?》一文中指出：“专在心内搜寻是达
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②人
们又往往要为表达一种抽象的情感去苦苦寻觅客观对应物，而自然山水正
是最为合适的对象之一，既成为一种美的载体，也往往带来情感表现的
强化。

①

②

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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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埃莱娜·西苏曾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当写作是发自内心
的行为时，它甚至是地狱中的天国，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方式获得拯救，
作家是富有者。”①这要是用来阐述山水文学的创作缘由是颇为确切的。人
们敏感于自然物色的刺激，以寻山问水为志趣，对自然关注和热爱，饱览奇
景伟观，又领悟自然真意，或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归依，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些
客观事物以表情达意，才有了一曲曲吟唱大自然的恋歌。所以，山水文学是
人类崇尚自然的必然产物。人们在看山听水的时候，往往引发心灵的触动，
有着最为真切的人生感受，也有着对人生的一份洞悟，从而反映出特定的社
会生活和自然景象。如张岱《家传》载其祖张汝霖（1561? —1625）的中晚年
生活与创作情况：“辛亥朱恭人亡后，乃尽遣姬侍，独居天镜园，拥书万卷，日
事细绎。暇则开山九里，每日策杖于猿崖鸟道间，作《游山檄》，遍游五泄、洞
岩、天台、雁宕、玉甑诸峰，诗文日尽。”固然人们感叹“景物从人赏，登临著句
难”（戴复古《赵寿卿西屿山亭》），但这样的创作无不立足于自己的体验与感
悟，表达对自然风物的热爱，进而传达艺术家对历史、人生和宇宙的深层体
验，刻下心灵和生命的印痕，演绎着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较大的
意义上实现了白居易（772—846）所谓“遍寻山水自由身”（《闲行》）的人生理
想。而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深刻的感悟，诗人必须打造相应的文体形式。
于是，作为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以山水文学为主体构成的
山水文化就称得上是中国式艺术精神最集中、最充分也最完美的体现，因为
“不堪景物撩人甚，倒尽诗囊未许悭”（朱熹《次秀野极目亭韵》）。山水文学
往往表现为不满现实而又无法改变现实的一种精神与情感的转移，写出人
生情思的深微处，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审美价值，承载极为深厚的文化精
神，极具文化史意味，也有着多元的艺术品格。维·什克洛夫斯基在其《散
文理论》中说：

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
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
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
的，应该使之延长。②

①

②

〔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苏〕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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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适合于关于山水文学的审美判断。
固然一切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文化的发展总是呈现出积累性的特

性，意脉相贯。别林斯基（1811—1848）《一八四〇年的俄国文学》指出：“文
学表现出民族精神的发展；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重要方面。”①山水文学
自然也一样。弗洛伊德（1856—1939）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指出这
样的文化现象：“在精神生活中，一旦形成了的东西就不再消失了；在某种程
度上，一切都保存了下来，并在适当的时候……它还会出现。”②这同样也适
合评判中国的文化现象与文学创作历史。郭熙（1000? —1090?）在他的《林
泉高致·山水训》中说：“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 丘园养素，所
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观也；尘
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③郭熙从不
同的侧面论及人们与山水之间的亲密关系。

审美从来都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山水文学史上留下的动
人篇章，是一个包孕非常丰富的话题，或者说是一个具有恒久生命力的主
题。人们也可以从山水文学的层面去探测时代足音。如果追溯其最初渊
源，从大的意义上说，曹操（155—220）等都是表现这一艺术情怀的先驱。王
士祯（1634—1711）《带经堂诗话》卷一甚至认为：“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乐、
宣城，盛唐王、孟、李、杜及王昌龄、刘眘虚、常建、卢象、陶翰、韦应物诸公，搜
抉灵奥，可谓至矣。然总不如曹操‘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二语，此老殆不易
及。”④韩作荣《说不出来的话》：“灵魂、精神或心灵，这存在而又虚妄的看不
到、不可触摸的范畴，其本身就是无法触及、无法超越的。想实在的把握，如
同用手去捉光线一样愚不可及。可诗人就是这样的愚不可及者。”⑤山水诗
人大多属于这一“愚不可及者”群体，卓绝一世。

贯休《上杭州令狐使君》：“爱山成大癖。”浙江历代文学家也不例外，人
融化在大自然中，有着纵情山水、不为物累的心性，息心林泉，体玄悟道，安
身静心，即杨蟠所说“峰北看云忘世务，涧南听水得天真”（《山中回忆东山

①

②

③

④

⑤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90页。
〔瑞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32页。
王士祯著，张宗柟纂集，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

37页。
韩作荣：《诗歌讲稿》，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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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找到真正能够安顿心灵的居所。“行尽江南都是诗。”（萨都剌《重过九
华山》二首其二）林庚在《中国文学简史》一书中指出：

山水诗是继神话之后，在文学创作上大自然的又一次人化。这一
诗歌发展的必然阶段，便通过谢灵运旅人的心情而表现出来。①

自谢灵运确立我国山水文学的审美化范式之后，人们越来越注重在对
自然的审美中提炼诗情，山容水态成了人们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如张岱
《祭周戬伯文》：“余独邀天之幸，凡平生所遇，常多知己。……余好游览，则
有刘同人、祁世培为山水知己。”浙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郦道元《水经
注》卷四〇），客观山水给人以触发，人们的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现作者身处各
个时期的自我角色意识，属于不同美学观的呈现，又多能随着时代不断前
进，胎息前贤而加以变化，艺术技巧趋于多样，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体现出山
水审美经验的丰富与发展。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说：“无论是一出戏剧，一部小说，或者是一首
诗，其决定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文学的传统和惯例。”②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
候，或多或少会受到文学传统的影响而有所依傍，自觉或不自觉。朱立元
《接受美学》也指出：“每个时代的每个作家，当他执笔投入创作之际，他是被
此前的文学传统包围、浸染着的，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③文化精神
薪火相传，但并不是原样继承。星移斗转，历史无情也有情。文学作品毕竟
是文学史建构的主干。所以，拙著首先立足于纵向的考察，顺着古往今来的
历史脉络展开叙述，从历时性的动态过程中，梳理和勾勒浙江山水文学发展
轨迹，把握其求新求变的精神意脉流向。但也分析他们创作的具体情况，准
确地探索因时运气脉之异而形成的时代与诗人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方式。把一个时期的作家相对集中，以期同中见异，

探讨每一个时期浙江山水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又属于横向的剖析了。

谢榛（1495—1575）《四溟诗话》卷三：“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
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
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 做手不同故尔。”④由

①

②

③

④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173页。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2页。
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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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身生活阅历、性情心境及审美趣味的差异，人们的创作在具体意趣的确
立、材料的选择使用、诗风的最后形成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着力实现
微观与宏观并重，仁智自见。只有将这些不同作家、不同时期所创作的体式
不一、风格独具的作品合而观之，才能真正把握浙江千余年山水文学创作与
发展的全貌。

山水诗文都是人们南北游历后抒发情感的自然结晶，其中尤以信笔所
至、随意写来最受推崇。拙著在文化与文学关系的大背景下对此进行宏观
考察，做出富有深度的描述和解析，着重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在前人的基
础上如何取得突破，这是一种较为严峻的挑战。笔者深知，文学研究的过程
实际上也就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拙著正留下笔者几年来
苦心研读有关山水诗文的足迹。

“爱山爱水成吾癖。”（查慎行《绿波亭》）在中国，喜山乐水可以说是跨越
时空的士大夫意识，并不随着时代的前行而削弱与泯灭。作为传统文化的
承载者，浙江历代文人有这一癖好者数不胜数。吕祖谦在给丞相周必大
（1126—1204）的一封信中有“卧游”的畅想：“若十年不死，嵩之崇福、兖之太
极、华之云台，皆可卧游也。”（《与丞相子充书二二》）又如贝琼（1314—1379）
《题王立本山水图》“我有爱山癖，每欲名山去”、王守仁《舍利寺》“一段沧州
兴，沙鸥莫浪猜”与《四明观白水二首》其二“野性从来山水癖，直躬更觉世途
难”等等。方孝孺在《龟岩隐居记》中深情表达“余少也好游，每遇夫名山秀
川之寓乎目而乐乎心者，辄左右瞻眺”，甚至“栖身丹壑总忘归，水阁频登趣
不稀”（《登归云寺阁》）。山水之好，归欤之志，可谓是浙地文人生命主旋律
之一，也是他们的诗魂所在，群山众水于是得以各现风姿，而因为“试登山岳
高”，也才能“方见草木微”（孟郊《上河阳李大夫》）。

“颔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韦庄《〈又玄集〉序》）浙江
山水文学车载斗量，水深林茂，蔚为大观，并以不断创新的成果续写它曾经
拥有的辉煌历史，呈示出一个不断孕育新变的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
同作家对山水题材的选择、对自然山水的审美理解及由此反映的精神意绪
也有所不同，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历时性变化特征。浙江山水文学家都具有
一种着力追求、开拓新意的精神，既追求情趣之新异，也谋求技艺之改进。
浙江山水文学史真可以说是珠玑琳琅，绚丽灿烂，品读他们生动鲜活的作品
就如同自我徜徉、流连于山水之间。浙江历史上每一时期都有执时代牛耳、
主盟文（诗）坛的山水文学大家，如谢灵运、陆游、王士性、袁枚等，单是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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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即有王士性之沉雄秀逸，王思任之诡怪奇崛，张岱之雅而俗，整而活
……①这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是很难想象的。要完整、深入地探讨这一现象的
产生缘由、发展脉络与辉煌成就，就像地平线上的雪山一样遥不可及。笔者
在这里也只是择其要者而论之。

浙江山水文学家既有个人奋斗，也有群体探讨，并组成一个个较为强大
的创作集团。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可谓雏形。唐代就有了一个不是很成熟
的“睦州诗派”（唐时睦州辖有今杭州市的桐庐、建德、淳安等地），以后则有
宋代以吕祖谦、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等人的“永
嘉四灵”，元代杨维祯、李孝光、吴莱等组合成的“铁崖派”。宋元之际，舒岳
祥、戴表元、袁桷，一脉相承。明代，王士性与他的族叔王宗沐、族兄王士崧、
族弟王士昌等构成临海王氏家族。人们各有林泉之志，诗情澎湃，缘物抒
怀，切磋诗艺，兼收并蓄，各显神通。

浙江山水文学家以汉族为主体，但回、蒙等其他民族的作家也有不俗成
就，有语意两工之妙，并且呈现出审美风格的多元化趋向。泰不华、迺贤等
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对山水都有着极强的感悟力和表现力。

浙江山水文学家既以经济相对繁荣、文化相对发达、交通相对便捷以至
首先成熟的主体城市的作家构成主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全省各地尤其是
一些相对较为偏远的地区也不断涌现一批创作群体，这表明浙江山水文学
作家群体地域的逐步扩大与进一步完善，可见“旧婴诗病舍终难”（李中《赠
谦明上人》）者大有人在。如林待聘（1089—1152），字绍伊，号毅斋，出生于
现在的泰顺县泗溪镇（原属平阳归仁），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任中
书舍人等，有《文集》十卷，其《游白云山》描写家乡风貌如画，可以说是拓展
了浙江山水文学所描写的领域，前所未有：“上白云山溪径斜，霏霏仿佛载仙
槎。盘旋藤道锁深霭，葱郁春林带落霞。神迹峰灵非绝地，仙踪洞杳别人
家。蜿蜒变态无穷趣，倏有浮岚眼底花。”再如吴昙（1156—1236），瑞安义翔
（今属泰顺）人，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进士，官终朝议大夫，有《锦谷庵偕
友人栖游偶作》诗，也是写泰顺一带奇特景致诱发出人们的无比游兴与创作
情志：“谷静水更好，山深岩又奇。岫中云欲出，展意入新诗。”又有吴昙的同
乡，也是瑞安义翔（今为泰顺县新浦库车）人的吴驲（1167—1247），字由正，
宁宗嘉泰二年（1202）武举，官终武经大夫，有《岚壁集》。《百花岩》诗简洁有
致：“一岩千古异，百卉四时开。不假栽培力，天然锦绣堆。”

① 详参夏咸淳：《明代山水审美》，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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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山水文学诗、词、曲、文、赋等等无所不包，无所不善，借用严维《余
姚祗役奉简鲍参军》的话来说，即是“歌诗盛赋文星动”。就山水诗来说，有
时候也很难完全可以确定：一些从题目上看好像是山水诗，但实际侧重点并
不在于山水景物的描写，甚至几乎没有山水成分，如秦系（720? —810）《访
会稽山居》，粗看以为写的是山水诗，但从内容上判断，最多也只是田园诗，
不应作山水诗看待（田园诗与山水诗，同中还是有异，此处不做展开论述）：
“忽道仙翁至，幽人学拜迎。华簪窥瓮牖，珍味代藜羹。洗砚鱼仍戏，移樽鸟
不惊。兰亭攀叙却，会此越中营。”一些则刚好相反，诗题上看是送别、酬赠
或其他题材（笔者《唐诗审美艺术论》一书专门论及唐诗中的送别、酬赠等题
材），①但实际却可以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山水诗，如权德舆（759—818）《戏赠
天竺灵隐二寺寺主》是一首酬赠诗，但其实质内容，则应该算是较为标准的
山水诗了：“石路泉流两寺分，寻常钟磬隔山闻。山僧半在中峰住，共占青峦
与白云。”同样是权德舆，《早发杭州泛富春江寄陆三十一公佐》情况又有些
不一样：“候晓起徒驭，春江多好风。白波连青云，荡漾晨光中。四望浩无
际，沉忧将此同。未离奔走途，但恐成悲翁。俯见触饵鳞，仰目凌霄鸿。缨
尘日已厚，心累何时空。区区此人世，所向皆樊笼。唯应杯中物，醒醉为穷
通。故人悬圃姿，琼树纷青葱。终当此山去，共结兰桂丛。”诗题像山水诗，
且诗中也有一定的山水描写，但却很难认定是山水诗。对于种种复杂的文
学创作实情，本文尽量给予准确的定位，并做出相对合适的处理与安排。何
况，任何一种文体形成的原因都是多元的，不同的文体各有属于自己的艺术
规律，人们必须予以遵循。浙江山水文学家不断耕耘，辛勤探索，融会贯通，
终臻极致。张可久《小山乐府》的山水散曲正是这一山水交响旋律中不可或
缺的音符，迥然有异于他人。赵孟頫、徐渭融书画之长于山水诗文，精美绝
伦，有力地拓展了山水文学的艺术空间。

郁达夫在《闲书》中说：“欣赏山水以及自然景物的心情，就是欣赏艺术
与人生的心情。”进而认为：“所以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
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浙江山水文学家深谙观山水之法，山情水
系了然于胸，不断变换角度审视自然，写出山水精神，使人们从山水形象以
及由此创造的意境中去领略大千世界之美；同时对山水文学的产生、发展等
等都进行了深层的探索，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各自有别的山水审美思想，
时有高论宏裁，因为“山川即文字耳”（王思任《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略举

① 参看何方形：《唐诗审美艺术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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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例。张先《喜朝天·清暑堂赠蔡君谟》就有“江山助诗才”的表达。又如贝
琼《游冶亭记》：“君子不观山川之胜，无以广其志，宣其文。”王祎在《马迹山
紫府观碑》中认为：“夫宇宙间名区奥壤，大抵扶舆清淑之气所钟，然必得至
人高士为之增重，而后益有以显其灵，所谓地以境而胜，境因人而著也。”宋
濂《题〈北山纪游〉卷后》说：“人物固借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则专倚乎人物为
之引重。”王思任《〈游唤〉序》称：“夫天地之精华，未生贤者，先生山水。”山水
而遇真正的贤达之士，人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才有真正的山水文学。几乎
在同一时期，陈函辉（1590—1646）在赠徐霞客的《纪游》诗中承接王守仁“烟
霞有本性”（《青原山》）的思想，提出“山川有性情，岂许人批抹”的观点，道出
了山水文学创作的更高要求。人们只有遵循自然山川的本性，才能发现美，
享受美，表达出美的意蕴。戴良（1317—1383）为郑觉民（1300—1364）《求我
斋文集》所作的《序》中称：“昔人自谓文章与世相高下，然亦恒发于山川之
秀，本诸文献之传。以鄞一郡观之，其地环以大海，而四明、骠骑诸山往往趋
海而尽。士生其间者，率伟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遗风。……若先生者，岂非
有得于山川之所发、文献之所传而致然耶?”宋濂《送陈庭学序》叙写天台陈
庭学历览蜀中山水后发而为诗，“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
山水之助侈矣”，由此进一步论述：“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
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由此可见，山水文学创作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
的文艺观念的变革与提升。

中国古代山水纪游文学的收集、编辑工作也基本上是由清一色的浙江
文学家完成的，这又为文坛生色不少。自南宋陈仁玉（1212—?）辑《游记》首
创，元明之际陶宗仪（1329—1412?）再辑《游记续》，至明代何镗辑《古今游名
山记》、慎蒙辑《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杨尔曾辑《新镌海内奇观》，继承也是
很明显的。王士性《寄吴伯与学宪》则认为：“振卿（何镗字）本虽冗，而蒐辑
之功多，至慎氏删而节之，参以鱼目，便成恶道。足下校文之暇，何不取其书
笔削成一家言，亦奇事也。”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浙江本土家世居里及占籍的作家，适当考虑
一些不是浙江本土，但却在浙江生活时间很长的客籍作家，也突出部分描写
浙江山水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与作品，因人因事而异，将做出适当的安排与处
理。李益（750—830?）《送襄阳李尚书》有“诗情满沃洲”的赞叹，扩而大之，
中国文化史上还真可以说存在“诗情满浙江”的现象，很值得探索。具体作
家以生年为准，有些特殊情况另做安排。生卒年不详者放在相对合适的位
置给予适当介绍。拙著所论说的浙江山水文学以浙江作家反映浙江山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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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的作品为主。时间上则参照本人《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的标准，下
限为公元1911年。①

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于个性，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个性因素。
研究文学史，要讲求从历史的高度俯视，以探古人之真精神；但研究古代文
学现象，又不能不关注其现代价值。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近年在地方文学
发展进程的梳理与研究方面用力甚殷，成果显著，开掘出新的思想内涵和美
学意蕴。分省分地区的文学史不断涌现，再具体而微者，由此形成文学史研
究的一种全新思路。几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有着极为复杂的精神意
绪，研究课题的历史跨度这么长，深知要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并对历史现
象做出准确而完整的判断，梳理山水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并对如此悠久的
文学传统做出现代阐释，挖掘山水美学的真谛，阐发文化内涵，诚非易事。
文中所论，也许都是揣摩研读之后的一己浅识鲰见，但力争接近于历史的真
实，最后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则有待时间的检验，这只能待以后有机会再
做修补。严维《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新诗酌茗论”，贯休《桐江闲居作十
二首》之七则说“诗好抵琼瑶”，研读之不能不心思专一。拙著在笔者已有的
《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唐诗审美艺术论》等相关成果基础上，以史为
线索，以作家的作品为基点，全面展开时代审美思潮、作家生平、诗文创作的
精神意蕴、艺术拓展与旅游文化资源等方面的综合论述，既宏观地把握浙江
历代山水诗文的艺术走向，又对名家名篇进行具体的艺术剖析，力争对根植
于不同时代社会土壤的诗文有较为正确的理解与把握。同时，既突出大家、
名家，又适当注重地域之间的相对平衡，对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市的山水
文学创作现象尽量都有所涉及。同样，在选取山水文学作品时，既着重歌咏
名山大川的作品，也放眼整个浙江山水，对一些吟唱浙江大地上并不为人所
知但却颇具自我特征的丘山与沟壑的篇章适量安排。

山水文学是文化与文学有机融合的艺术结晶。拙著力图从更广阔的视
野来思考文学问题，以期获得更大的探究空间。具体地说，就是把山水文学
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观照，寻求文学的生成环境。拙著尽力讲求结
构的相对平衡，在此基础上，对一些现象的探讨能有所掘进或拓展，并对一
些个案做较为细密的分析；同时，并不因人废文，而是不拘成说，对一些政治
等方面并没有留下多少好名声，但在山水文学领域却有所成的人给予适当
的关注。为了深入探索山水文学所独具的艺术奥秘，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

① 何方形：《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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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加以深化。未来永远充满生机与希望。笔者很赞赏法国著名美学家
德拉克罗瓦（1798—1863）的良好期望：“真正的美的历史，尤其是美的演变
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空白，我们将来要把它填补起来。那时我们将要见
到，这种永恒不变的与令人崇敬的理想，以无尽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①

拙著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为之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吧。

当一切都逐渐沦为历史印痕的时候，人们很难再现过去历史的全部真
实。拙著在写作过程中固然已是广鉴前贤，力求去伪存真，但也难免有思虑
不周之处和以管窥豹之弊，这不能不成为一种历史的遗憾，还望方家正之！

如何全面描述、准确评价浙江历史上的山水文学创作现象，把握人们对时代
精神的忠实感受，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兼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话题，需
要人们不断为之努力。

第一节 浙江历史、地理简述

欧明俊在《陆游研究》的《引言》中强调：“古代文学研究，要重视大环境、

大背景，还要重视小环境、小背景，更要重视具体的情境，应做具体而微的深
入分析，避免廓大空泛之论。”②艺术离不开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土壤
的滋养。无论就具体的作家来说，还是就一个文学现象如时代性文风变迁
而言，都是如此。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

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都不是与时代隔绝的孤立的艺术品，而与他所处时
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情趣等等都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

一 沧桑之变

摸清历史脉搏，是为了更好地按照历史的流向描述文学现象，在大文化

的背景下研究文学本体，立足于大的时代背景进行全方位观照，避免凿空之
论，以期求得历史真实。同时，诗歌又是时代的多棱镜，从中折射出生活的
丰富多彩。

“越郡佳山水”（权德舆《送上虞丞》），沧海桑田几多情。浙江是一个美
丽而又洋溢着鲜活生气的所在，民丰物阜。浙江也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
积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1974年，从建德市李家镇新桥村乌龟

①

②

〔法〕德拉克罗瓦：《德拉克罗瓦论美术和美术家》，辽宁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欧明俊：《陆游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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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内发现的“建德人牙”化石鉴定，早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留下丰富的古文化遗存。1973年成功发掘的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
左右，证明南方长江、钱塘江流域与北方的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并非原先认定的化外之所。嘉兴的马家浜文化是继承河姆渡
文化因素发展而来，再往后面发展，就有了1936年发现的新石器晚期文
化———良渚文化。全省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百处以上。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
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隋书·地理志》也说：“江南之俗，火
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信鬼神，好淫祀，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浙江
古属扬州地，后建有越国，浙江大部属之，唯现在的湖州、嘉兴部分地区属
吴。《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
于会稽，而奉守禹之祀。”战国时期楚灭越，浙地入于楚。“越人安越，楚人安
楚”（《荀子·荣辱》），自古而然。公元前222年，秦置会稽郡，与鄣、九江二
郡同属扬州，今浙江中、北部属之。会稽郡计26县，其中在浙江境内的有山
阴、句章、乌伤、太末等县。次年置闽中郡，今浙江东南部与福建一部分属
之。汉顺帝刘保永建四年（129）以钱塘江为界，分设原会稽郡为吴郡和会稽
郡。三国时，浙江地入东吴版图，增设临海、东阳、新都、吴兴等郡。

历史在艰难中演进，而在时代的推迁过程中，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自
然段落。中国社会的王朝更迭也影响了浙江的历史进程，沈约《宋书》卷六
六《何尚之传》：“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六朝时代
祚短命促，战争不断，中土士民南迁，浙江经济得到较大程度上的开发。谢
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称：“会境即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至
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
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永嘉之乱，晋室南迁，南方
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开发利用。《通典》卷一八二《州郡》第十二载：“永嘉以
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唐宋时期，有了
更大的发展。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全国分设为十道，浙地属于江南道。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江南道为东、西两道，浙地属于江南东道。肃宗
乾元元年（758），江南东道又分为浙江东道与浙江西道两节度使。浙江第一
次作为行政区域名出现。钱谬（852—932）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任镇海、
镇东两节度使，尽有今浙江之地。后定杭州为西府，正式建吴越国，采取保
境安民、轻徭薄敛的策略，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其孙钱弘俶降于宋。
宋初，浙江地区属两浙路。南宋时，分设为两浙西路与两浙东路。钱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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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高卓的见解：“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在北方。（黄
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

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①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就浙江的经
济、文化而言，也与这一自然天惠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浙江本为地瘠民贫
之地，《管子》卷一四《水地》所谓“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因为
远离兵燹，给人们以休养生息的更大空间。宋室南迁，浙江历史更是进入一
个辉煌的时期。

元朝的建立，给中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本土文化造成一定的历史断裂，

形成一个独特的历史语境，民族记忆由此进入一个特定时期。浙江也走到
历史的拐弯处，但也正是这一时期，即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166），以在杭
州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为标志，浙江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名，正式得以确
立。元朝统治者不恤民困，生灵涂炭，终于酿成红巾军起义。明清以后，浙
江一直作为一个相对稳固的省级地域存在于中华大地。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特定历史范畴的产物，反映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

以及时代的变迁。浙江山水文学发展进程也都留下时代的印痕，有历史的
嬗变演化的轨迹。

二 山海之胜

地理环境虽本身不是文化，但它却是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石。管子说：

“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
之血气，如经脉之通流者也。”（《管子》卷一四《水地》）浙江位于中国的东南
部，北与江苏、上海连接，西靠安徽、江西，南与福建接壤，总面积十万余平方
千米。浙江全省北部地势平坦，西、南多被丘陵阻隔，东际于海，浩茫无际，

天造地设，为寰宇绝胜处。邵晋涵（1743—1796）为陶元藻（1728—1801）编
纂的《全浙诗话》所作《序》称“浙江山隩而水复，多韬光匿采之士”，阐述了浙
地山水与两浙文人精神意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各呈异态又能相映成趣
的胜迹能够在获得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提供人们一个展现才情的上好机会，

山水自然与文学创作往往又得以融而为一。“盖人为地面产物，既受地面教
育，亦受地面限制。故任何地区之作家，或有形，或无形，必受地理环境之薰
染，即或超奇之辞人，发其神秘之玄思，铸成划时代之作品，亦不能自外于地

①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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